
专栏10 中国电影报 2025.04.16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文/

郝
静
静

刘
泽
甫

代
入
·
共
情
·
沉
浸

—
—
《
不
说
话
的
爱
》﹃
听
障
世
界
﹄
的
建
构
策
略

■文/李春利

■文/周 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向阳·花》：

失去力度的女性互助

《风云山林》：

找回亲情找到信仰

清明档备受关注的影片《不说话

的爱》聚焦听障人士生活，在上映伊

始便取得预售第一的好成绩，累计票

房突破1亿元。影片讲述了独自照顾

女儿的听障患者“小马”，为了在与听

人（影片中以听障人群对听力健全大

众的称呼）前妻争夺女儿抚养权的官

司上证明自己的抚养能力，受不法团

伙诱骗，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并最终被

绳之以法的故事。该电影通过展现

家庭情感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复杂矛

盾，揭示了听障人群艰难的生活现

状，呼唤观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值

得注意的是，影片并不是以旁观者的

身份居高临下的同情听障人群的苦

难，而是在银幕中建构出更加接近听

障人群视角的“听障世界”，使得观众

在观影过程中得以代入、共情并最终

沉浸故事当中，更加直观地与听障人

群“感同身受”。

代入：视听感官的错位认同

在观影过程中，作为观看者的观

众和作为被观看者的主人公小马在

视觉权力上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而

小马听障患者的身份则会使这种不

平等更易显现。观众往往会成为怀

着侥幸与同情心理的旁观者，而难以

代入角色的第一视角。因此，导演首

先使用大量的平视镜头给予了小马

和观众在视觉地位上的平等身份。

不同的拍摄角度会给予角色不同的

视觉地位，导演在影片中没有为了渲

染苦难或人物情绪而使用戏剧性更

强的俯仰镜头，而是用平视镜头表

达对于小马乃至影片中所有弱势群

体的真诚与尊重。尽管这种角度有

时候是反直觉的：在影片前半段小

马和女儿在家中透过镜子对话的一

场戏中，父女两人分坐上下铺，为了

使主观视角符合观众习惯认知，一

般都会采用相应的俯仰镜头。但导

演在此处仍旧将父女两人的主观视

角都以平视展现出来，这段镜头既是

听障患者小马与听人木木平等身份

的见证，也是一个听障父亲与健全女

儿彼此之间忽略差异、真诚沟通的亲

情注脚。

在观众心理上为小马取得了平

等的视觉地位后，导演还运用视听语

言使观众在感官体验上接近小马。

首先在视觉层面上，导演在拍摄听障

患者互相“对话”时采用了大量的中

近景单人镜，将镜头对准了人物的

“手语”以及面部表情，限制了画面中

的视觉信息。这种小景别镜头使观

众不得不像小马一样在“听”手语时

强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手部动

作。因为在听障患者眼中，只有注

视，才能倾听，这种景别选择无疑是

对小马视角的模仿。

相比于视觉上的代入，声音层面

的处理则更加直观。导演不止一次

对影片中的角色台词、音响效果等进

行消音，从而在短时间内将观众的听

觉体验无限拉近小马的听觉感受。

在小马因听障而在工作时闯入女客

人的酒店房间时，导演将女客人的谩

骂消音。那一刻开始，观众与小马一

样，虽然听不到女客人讲话的具体内

容，但却更能体验角色身上的那种窘

迫与无助。这种视听上的接近，使观

众得以跨越与小马生理上的客观差

异，完成对于听障患者的错位代入。

共情：角色形象的道德审判

影片中的小马为了证明自己具

有对女儿木木的抚养能力，经朋友介

绍认识了做“大生意”的赵老板。赵

老板以帮小马开具资产证明为条件，

威逼利诱小马参与犯罪活动，通过伪

造撞车现场骗取保险金额。让主人

公从事犯罪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是违

背人物形象的创作逻辑的——犯罪

行为往往意味着道德的严重偏离，会

导致观众在观看时拉远与角色的心

理距离，难以对角色共情，进而无法

进入由该角色主导的故事。因此，导

演在叙事时有意识地弱化了小马因

生活困境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中年人

身份，相应地，强化了其为了维系家

庭生活而不惜自损身体健康乃至道

德准则的父亲身份。遵纪守法是社

会共识，而做一个好父亲同样也是社

会共识。两种身份所产生的道德挣

扎与心理矛盾，丰富了对于小马道德

判断的维度。小马的犯罪行为从为

了留住女儿开始，到为了女儿能够拥

有更好未来结束。以女儿的幸福成

长作为全部犯罪动机的小马，以极端

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隐忍、付出、不求

回报的“慈父”形象的建立。

此外，无论是初次目睹犯罪现场

时下意识的阻拦行为，还是犯罪结束

后决裂式的自首意愿，都表现了小马

身上强烈的正义感，不仅使其明显区

别于一般犯罪分子，而且更加强化了

小马作为一个父亲所做出的牺牲。

诚然，针对小马的犯罪事实，法律的

判决无法逃避且不容置疑。但当法

官在法庭上的宣判坐实小马违法身

份的同时，女儿木木在法庭上撕心裂

肺地哭喊无疑是对小马父亲身份的

肯定。这种针对其双重身份所做出

的不同道德判断，势必随着家庭叙事

线索的强化而使小马作为父亲获得

更多观众的道德认同与心理共情。

沉浸：回避苦难的温情世界

当观众能够顺利代入小马的听

障角色并共情其父亲身份后，便会开

始关注该角色所处的故事世界。值

得肯定的是，导演一定程度上回避了

关于苦难的书写与贩卖。不同于沙

漠本人执导的同名短片中以灰黄色

主导的低影调的影像表达，影片在绝

大多数场景中都采用了高影调的表

达方式，为观众在视觉上营造出了一

个明亮、温暖的银幕世界。其背后所

折射出的是听障人群能够与健全的

听人同样在生活中克服困境、乐观向

上的温情期盼。

除此之外，导演多次借用木木的

视角，对听障人群在生活中遭受的苦

难完成了孩童视角的全新建构。在

木木眼中，灯光下不断变换成各种小

动物的手影代替了生硬冷漠的手语

动作，因听力障碍引发的“打斗”也成

了溢满笑脸的游戏场景。在游乐场

里，木木送给小马一只鲸鱼造型的玩

具口哨。小马发出“鲸鱼没有声音”

的疑问，而木木则是用充满童真的语

言回答“它的朋友可以听到”。这不

仅是木木与小马挚友般父女情感的

佐证，亦是导演对听障人群根本困境

提出的解决方式——只要愿意和他

们成为朋友，耐心交流，听人和听障

人群就可以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

这种充满童话色彩的叙事方式，必然

吸引着观众沉浸其中，体验属于听障

人群的温情世界。

导演通过影片所建构的“听障世

界”，能够让更多听人看见并关注听

障人群的生活，能够使更多听障患者

重拾对于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就已然

为那片无声的阴郁天空，涂上了一抹

难得的亮色。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刘泽甫：山西

大学文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清明节假期看的两部电影都涉及

聋人，也都涉及犯罪，底层的困境是面

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如何挣钱、如何生

存是主人公考虑的第一要素，动机都

是为了女儿，不惜以身犯险，但表现的

着重点不一样。《不说话的爱》里的父

亲是聋人，主打父女情，通过父亲的一

桩桩遭遇让我们感受到聋人的世界，

更像是一部向听人普及聋人常识的公

益性质的影片；但《向阳·花》并不主打

母女情，虽然女儿是聋人，母亲也是为

了女儿踉跄入狱，但因女儿被丈夫遗

弃到福利院，母亲与女儿的互动几乎

是没有的。影片刻画的是曾经误入歧

途入狱又重返社会的女性群像，重点

演绎的是白狐狸和黑妹之间一波三折

的狱友情，主题是时下流行的女性互

助。影片因为是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和

赵丽颖再一次饰演狠角色，吸引了大

众的目光。

看完之后，《向阳·花》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出彩，整体有点无感。《不说话

的爱》虽然故事简单，胜在剧情集中，

情感浓度比较大，再加上张艺兴饰演

的聋人爸爸和李珞桉饰演的女儿之间

的情感互动还是很催泪的。但《向阳·
花》里明明展示了那么多女性苦难和

女性困境，作为泪点比较低的观众，我

为什么没流泪呢？细想一下，电影里

的苦难都是蜻蜓点水的，比如白狐狸

的婚姻悲剧是一句台词交代的，为了

给残疾的弟弟换亲，她嫁给了残疾的

男人。比如片尾被老爹作为赚钱工具

的孕妇们是通过简单的几个镜头呈现

的，虽然这与剧情主线无关，但是整体

的轻描淡写也使整部电影失去了重

量，何谈批判的锐度！？

尤其是比较理想化的结局，神秘

狠辣的黑老大“老爹”轻易被白狐狸砸

成重伤，又碰巧与狱友胡萍的稀缺血

型相同，胡萍起初不愿意献血，在爷爷

奶奶讲述了白狐狸和黑妹的好人好事

之后，胡萍流着泪伸出了援手。这种

强行安排的女性互助太刻意了，结果

呢，非但没有感动观众，反而让观众笑

出了声。问题的关键在于影片不是为

了人物去编织情节，而是为了情节去

编织情节，人整体被淹没在事中了。

甚至让观众觉得白狐狸和黑妹骗钱变

捐钱的前戏就是为了最后的献血存在

的，胡萍最终救了白狐狸一命，可是如

果胡萍不是这个血型呢？这个叙事的

风险太大了，它依赖于编剧制造巧合

的善心，而非生活本来的逻辑。

翻看了一下虫安写的《向阳·花》

原作——“女监里的向阳花，开出了高

墙外”，文笔是朴素的纪实文学风格，

以狱警邓虹为核心，写了四位女性互

助的故事。但是改编为电影之后，明

显增加了戏剧化，胡萍的故事饱满了，

郭爱美的故事被大幅度删减，怪不得

在影片中这个时尚女孩出现得特别突

兀。同时，影片也为一号女主角白狐

狸增加了拼命挣钱的心理动机，她要

为听力障碍的女儿买人工耳蜗，以凸

显她作为母亲而被诱骗犯罪的情有可

原。当然，最后极端的暴力事件和出

狱后的风平浪静也是后改的，假设结

局没有那么幸运呢？堕入更深的深

渊，也许更能启发人深思。但是，电影

总要给人希望，呈现向阳之花的开

放。这个明亮的结局是否是主创的第

一选择，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把叙事线集中在白狐狸和黑

妹之间的情谊上，这个选择是对的，否

则原作太散，很难聚气。黑妹和自己

的女儿一样都是聋人，白狐狸因此怜

惜她保护她，二人之间的姐妹情也掺

杂着一种类似母女的情感。出狱之

后，二人临时组建了一个家，抱团取

暖。影片隐藏最深的一个情节点在于

黑妹是装聋作哑的正常人，在她误以

为白狐狸要自杀之际，她喊出了自己

的秘密，这也透露出她从小被训练成

扒手的残酷环境。

该片最大的亮眼之处也是兰西雅

饰演的黑妹，这个人物塑造地相对复

杂饱满。影片通过闪回交代了她的前

史，她与老爹的关系，与小哥的情感，

矛盾丛生，有爱有恨，让人纠结，这个

小偷家族的暗黑势力始终隐隐让人有

一种不祥之感。兰西雅也演出了这个

女窃贼生猛的原始野性，但善良的初

心尚未被泯灭，给倒在病榻上的胡萍

奶奶捐钱，宁可冒着被暴露的风险，也

要帮白狐狸挣钱养女儿。

对比之下，赵丽颖的表演基本合

格，比较一般化，可以看出她很努力地

在拓宽自己的表演疆域，从《第二十

条》《浴火之路》一直到《向阳·花》，甩

开青春乖巧的偶像包袱，尝试饰演聋

哑人、妓女、女犯人等边缘小人物，这

种勇于突破自我局限的转型值得肯

定，但在这部新片担纲第一女主白狐

狸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人物性格简单

直白，比较单向度，表演也浮于表面，

对抗社会不公待遇的反应比较单一，

缺乏变化。当然，这也与剧情的铺设

有关，影片没有用影像交代白狐狸的

前传，也没有展示她复杂的心理变化，

更没有她和女儿情感互动的温馨画

面，为女儿赚二十万买人工耳蜗也就

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很难引发观众

的共情。

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叙事上，

《向阳·花》都呈现出一种电视剧的质

感，大情节中套嵌着小情节，人物之

间产生矛盾又演化为矛盾和解，虽然

这是一部关注特殊女性生存困境的

影片，但是表现得中规中矩，毫无创

新之意。这也无意中透出冯导创作

的疲态，从中感受不到主创表达的激

情，而只有完成基本任务和规定动作

的惯性。

飞驰的马蹄声打破了1930年陇东

庆塬城的寂静，百姓一片惊恐，但来人

的目标显然并不是他们。原来桥山上

闹瘟疫，土匪下山找郎中。

电影《风云山林》的剧情就这样在

金秋的陇东拉开序幕。故事从“郎中”

宋先生上山开药方治病救人讲起，隐

喻的却是战乱年代无助的人们同样急

需一剂安国利民的良方。这一次“出

诊”，真实身份为红军游击队指导员的

“郎中”宋先生，不仅治愈了桥山上的

瘟疫病人，也帮助女匪首童金龄和她

的上百个兄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南

梁根据地。

甘肃南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

座丰碑，西北高原的红色地标。20世

纪30年代，西北大地满是灾荒与战乱，

国民党统治与军阀、土匪割据并存，贫

苦的百姓或是落草为寇，或是在贫瘠

的土地上艰难耕种。人们迫切需要找

到一条道路，结束朝不保夕的生活。

陇东南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作为陕甘

边红色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

武装斗争。

除了借鉴传统战争片的情节铺

陈，《风云山林》把这一复杂厚重的历

史背景融入传奇故事：一个为反抗黑

暗聚众山林的“土匪世家”，在共产党

所领导的红军队伍的引导、扶助下，最

终百川归海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用小切口

呈现大主题，让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

相呼应，是《风云山林》的艺术追求。

影片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讲述她

和红军从“打交道”到“共谋大同世

界”的传奇故事。女主角童金龄在片

中经常蒙面出场，却难掩性格的豪爽

智慧、爱憎分明。作为土匪后代，父

亲去世后，上百个兄弟的命运压在她

肩上；从小带大的侄子要打自己的天

下一走五年没音信，再次见面却是已

经另立山头打家劫舍到家门口，在国

民党的威逼利诱下，姑侄反目一触即

发；本想和她远走他乡过太平日子的

二当家孟大哥离她而去。一连串的

打击让她意识到，连年战乱，桥山并

不是世外桃源，在乱世里寻活路，仅

有胆识是不够的。

影片在处理人物命运逆转时并没

有简单粗暴，而是真实细腻地展现了

生死存亡关头，一个肩负重任的女性

从抗拒、警惕到绝望、怀疑再到坚信不

疑的过程。

几次和“郎中”宋先生过招，童金

龄早已识破了对方的身份却不为所

动：“从别的山头的土匪到军阀的

兵，从国民党到它的走狗民团，多少

人想占我桥山，拉我队伍。谁想打桥

山 的 主 意 ，除 非 从 我 尸 体 上 踏 过

去。”直到侄子以大哥葬礼为由诱惑

姑姑入瓮，后被红军游击队解救。在

国民党、军阀等各方势力的角逐中，

童金龄带领桥山兄弟毅然投奔南梁

根据地的传奇经历，是当时时代大潮

下的一个缩影。

“打天下是为了啥，打自己的天

下又是为了证明啥？”片尾，已经变身

宋指导员的“郎中”宋先生一语灵魂

发问惊醒众人。被国民党逼上绝路

的侄子带领队伍重回桥山，和姑姑一

番较量之后，却发现这里处处都是姑

侄俩暖暖的回忆，找回亲情的同时，

也找到了信仰。

土匪聚义，丛林策马，围攻伏击，

为了把这种特殊生存环境中的转折做

得大气流畅，《风云山林》在视觉效果

的营造上可见用心。山体、村落、窑洞

等自然环境，和古建筑、城楼、野外战

场等人造景观融为一体，成为那个年

代那一群人的人生大舞台。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南梁那片红

色热土上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南梁根

据地的故事还在以不同方式代代相

传，电影《风云山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莽莽苍苍的桥山梢林，浑厚壮阔

的陇东大塬高坡，跌宕起伏的命运传

奇，真实鲜活的各色人物，一起在影片

中化为撼人心魄的力量，带领后人追

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作者系光明日报文艺部编务统

筹、高级编辑）


